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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回  賈郎君舟中結秦晉　桂太守堤上拜神僧

　　話說王夫人看那天色不早，吩咐趕著開船。忽有一個美貌姑娘過來，拉著大哭。王夫人正在悲感，又被眾人纏住哭了一會。因

要開船，那些送行的男女眾人只得含悲分手，望著水光雲影又放聲慟哭一番。天色將晚，恐趕不上進城，無可如何，只得含慟上馬

上車，紛紛的一路進城而去。正是：　　目送斷雲歸谷口，身隨新雁寄江乾。

　　不言眾人進城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們因匆匆下船，都在一堆兒，又兼心中俱帶著悲苦，到上燈時候已走了五十餘里，將船灣住。

林之孝過來回太太，將派下每日輪班坐夜男女家人名單請太太過目。王夫人看了單子，叫林之孝吩咐眾人，一路上務要加倍小心，

到家後自有重賞；輪班守夜男女眾人不許賭錢、飲酒，若遇風雨月黑，更要小心；每日飯菜，比在榮府時再添肉三十斤。林之孝連

聲答應。王夫人吩咐道：「我同環哥兒、友姑娘一船；璉二奶奶同巧姑娘、毓哥兒娘兒三個一船；珠大奶奶同蘭哥兒一船；寶二奶

奶同薛姑娘、四姑娘、慧哥兒一船。

　　各船各備伙食，不必在一堆兒吃飯。我船上派柳家的照應飯食。」

　　大奶奶們答應了，照著去辦。今日是第一天，都在太太船上吃晚飯。王夫人吩咐，款待二姨太太差來的陸賓夫妻兩個，每人賞

了十兩銀子。叫他們明日一早回去道謝，上覆太太、姨娘、蓉姑娘，都請放心，不用惦記。陸賓夫妻兩個磕頭謝賞。王夫人又吩咐

了些說話，然後命眾人回船安歇，每日不必過船請早安。大奶奶們都一齊答應，辭了太太，各人都回船去。不多會，鑼聲響處，早

已開船。陸賓夫妻僱了一隻小船，傍著大船又送下幾十里。王夫人再三吩咐，然後辭了回去。

　　不言陸賓夫妻回家覆命之事。單講王夫人們十七號大船曉行晚泊，正是金風退暑，玉露生涼，兩岸上疏柳依稀，秋蟬斷續，添

人離恨。寶釵眾人每日住船之後，都到太太船上請安閒話。那些男女家人們俱各小心照應。行了數日，甚是平安。不知不覺已走了

七八日路程。這日正值順風，各船俱拉著滿篷。

　　林之孝這船在前，見有一隻小划子對面衝來，艙中坐著一人，高聲問道：「船上的舵工，我借問聲，這船可是榮府賈二太太的

座船嗎？」船上水手答應道：「是賈府的堂上林大爺的船。你是那兒來的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京裡下來的，正要見林大爺回話。」

說著，那只小船已幫住大船，這邊水手趕忙回，跟林大爺的兩位三爺們走到船頭上問：「是京裡誰差來的？」那人答應：「是禮部

大堂祝大人宅裡差來的腳子，要見林大爺。」說著，走上大船。三爺們叫他站著，趕忙下艙回了林之孝，隨即叫進艙來問他原故。

　　那腳子解開個黃布包袱，取出書子，說道：「祝大人已於二十三日戌時不在了，有祝府裡蓉姑娘的一封報喪書子，叫呈上這兒

太太。我兼程攆過頭去，又僱了小船一路迎來，投過書子，就趕著星夜要到鎮江去報喪。」林大爺聽見，不敢耽閣，帶著腳子跳上

小船，迎著王夫人座船上去回太太，並呈上書子。

　　王夫人聽了十分傷感，將書子拆開看，上面寫道：

　　甥女芙蓉敬啟，姨母大人尊前。二十日吉帆南指未得叩送，河乾殊深，縈結望雲之想，與日同增。從此秋水長天福星遠照矣！

繼父大人已於二十三日戌時赴召玉京。萱堂悲痛，幾不欲生。芙蓉飲泣，力求再三勸慰，現已節哀成服，料理喪務。大約風雨重

陽，可以買舟南去也。今因急足往南之便，肅此訃聞。

　　伏維珍重，是所切禱。芙蓉汶淚謹啟。

　　諸姊妹均此致慰相思，恕不另啟。

　　王夫人看畢，悲傷了一會，吩咐林之孝賞腳子四兩銀，賞他酒飯，趕緊叫他起身，路上不許耽擱。林之孝答應，出來同腳子上

了小船，一路好攆，才趕著自家的在船。叫腳子同上船去，款待酒飯。將太太賞的四兩銀子給了他，另給小船兩吊錢。

　　那腳子千恩萬謝而去。

　　到晚上灣船之後，珠大奶奶們上座船請安。王夫人對著寶釵、珍珠道：「你們乾爹不在了，芙蓉有書子來報喪。」寶釵、珍珠

趕著接了書子，從頭細看，兩人不勝悲傷。哭歎一會，王夫人道：「咱們起身的頭一天，我瞧那光景就有些過不去，誰知又掙了三

四天！」寶釵道：「那天他們姨娘說，明明瞧著老爺跟著幾個人走下台階，一直出去。想是那天就出了魂。」平兒道：「咱們早知

道，該煩親家姨夫帶個信去給劉姥姥，咱們攪擾了他一會子，也該謝謝他才是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平丫頭倒還念舊。」珍珠笑道：

「平丫頭不是念舊，他要留個人情，將來好去同他伙開茶鋪。」王夫人們都笑起來。

　　珠大奶奶道：「想起來，人人都是要過那奈河橋的，到底不知道劉姥姥的茶鋪開的長遠不長遠，可是誰還知道呢？」寶釵笑

道：「你放心，不用替他過慮。我聽見有人來說，近來劉姥姥的茶鋪開的更外熱鬧，又添賣鹽水餑餑、青油餅、光頭兒，還有二五

眼帶著賣乾燒酒。因為他坐產招夫，嫁了咱們家的焦大，又添了好些本錢。想起來這茶舖子再也倒不掉了。」寶釵尚未說完，引的

王夫人們縱聲大笑。珠大奶奶笑道：「寶丫頭這張嘴，比八角鼓兒還來的快，真不用打稿兒。」賈環笑道：

　　「太太今兒接著芙蓉妹妹的書子，悲傷了半日，必得寶姐姐這些說話，才散得這半天的悶氣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環兒的話一點

不錯。真虧寶丫頭們過船說說笑笑，心中稍解悲感。只可憐你二姨媽，若不有芙蓉就是個女兒一樣，真叫他舉眼無親，有誰照應

呢？」平兒道：「咱們既接著蓉妹妹的書子，也該差個人去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方才也想過，雖是要到鎮江去見老太太請安道

惱，到底二姨媽那兒也得寄個信兒安慰才是。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太太想的很是。差誰去呢？」珍珠道：「我倒想出這去的人來，不知太太的主意是不是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想出叫

誰去，你說我聽聽。」珍珠道：「依我的主意，竟差董升夫妻兩個去弔喪，就在那裡伺候著，一同回南。橫豎乾媽也不過一個來月

就要起身，裡外添個人照應也好。董升夫妻兩個人都麻利去得，辦事又小心。這差使我保舉他兩個，可以放心。」

　　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倒也罷了，我們備二百兩銀子奠儀，就差他兩個明日一早起身罷。」隨吩咐人去叫林之孝同董升夫妻兩個。

聽差的嫂子們答應著，到船頭上去傳了話。

　　不一會，林之孝同董升夫妻過船來，嫂子們帶著到了官艙，給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爺們請過安。王夫人將差董升夫妻往京中祝

太太宅裡弔喪的話，對林之孝說了一遍。董升夫妻連聲答應。林之孝回道：「弔儀二百兩，奴才那裡去備，還是大奶奶這裡備

辦？」王夫人道：「就是你那裡備罷。再賞董升夫妻兩個十兩銀子盤費。奠儀簽子上寫環哥兒名，稱愚外甥。我另有書子，交董家

的收拾。你只管備辦妥當，交給董升就是了。」林之孝答應著，同董升出去料理。王夫人吩咐董家的：「只須帶隨身行李衣服，所

有箱子等物不必帶去。」董家的答應了，趕著過船收拾。

　　王夫人命寶釵、珍珠寫書子給祝太太並芙蓉的回書。寶釵們答應，回到自己船上去寫。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這一班人陪著太太

說話。不多一會，林之孝進艙來回太太：「奠儀封好，請太太過目。」說著，將大封銀子放在桌上。王夫人看是白布包封，四週圍

俱是麻線縫好，上面貼著淡色簽子，寫著」奠儀「二字，下邊寫的是」愚外甥賈環頓首拜具」。王夫人道：「很好。等著書子得

了，交給他們去收拾。」林之孝道：「咱們對岸灣著幾號上水的官船，是進京的家眷。剛才打聽，說是兵部員外張老爺的家眷，又

問那底下人，才知道是工部主事張銘張老爺。原先老爺在工部時，同張老爺最相好，這幾年他升了兵部員外，奴才知道他是祝大人

門生。這會兒請環哥兒過去拜見，就將董升夫妻兩個請他帶進京去，最為妥便，太太又好放心。」王夫人聽了大喜，說道：「很

好。先將環哥兒片子過去請安，你再同環兒過去見張老爺，就托他們帶董升夫妻去。」

　　林之孝答應出去。

　　賈環趕著換了衣服，一會兒林之孝帶領著家人、小子點著多少燈籠，都下了划子船，渡過張老爺船上去。那邊張老爺船上也是



燈籠、手照在那裡等候。賈環到了那船，見張老爺行子姪之禮，並將母命致意，還要求見太夫人同嬸母。張銘差人到老太太船上去

回，說賈三少爺要見老太太同太太，那家人答應著去不多會，來請張老爺陪著賈環過去。只見那船中丫頭、老媽、媳婦們都站了多

少，燈燭輝煌，走到艙中看見那位老太太約有七十來歲年紀，白髮盈頭，慈容滿面。旁邊坐著個四十來往年紀、幽嫻大雅的一位太

太。賈環趕忙走到老太太面前雙膝跪下，口稱姪孫賈環拜見奶奶。張老太太見他生得清秀，舉止大方，語言清朗，滿心歡喜，站起

身來用手扶他說道：「勿要拜，勿要拜。」賈環拜完，起身請過安，又拜見嬸嬸，張太太也趕忙用手相扶。等他拜完請安之後，老

太太叫丫頭端了一張杌子，坐在面前。張銘對著老太太道：「這是榮國府賈二哥的第三個郎君，今年十七歲。他還有一個哥哥，名

叫寶玉，生下來時口中銜著一塊羊脂美玉，上面還有字跡，因此取名寶玉。

　　長的比他還要清秀。那時我在工部時同賈二哥最為相契，常到他家去，他弟兄兩個時常見面。自從我出了外差，又得了員外，

有好些年沒有信息，後來聽見說他哥哥寶玉中了舉，又聽說出了家，接著賈二哥也就不在了。不期今在路途中得遇賈三姪，我方才

問起，知道賈二嫂子們回南的一切事務。」老太太笑道：

　　「原來你的至好，我們婆媳兩個也該同賈二太太會會才是。」對著賈環道：「你過去對阿娘說，我們都是至好，今日南北征帆

相逢一處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何勿相聚一宵以慰饑渴？本該我過去才是，因我這幾天腿疼腰痛，行走勿便。請阿娘們過來相會，勿要

著奢衣裳。」賈環連連答應，站起告辭出去。張老爺忙吩咐兩邊家人、小子，掌燈送賈少爺過渡。

　　此時，兩岸燈籠如同白晝。賈環渡過這邊來見太太，將張老爺同老太太的話從頭說了一遍。王夫人聽了十分歡喜，吩咐寶二奶

奶們趕著封書子，不必來念。命將這四五號座船放過去，幫著張老爺的大船。林之孝們聽見，吩咐船家水手，立刻將中間這幾號船

放過對岸。寶釵、珍珠知道有一夜的敘談，趕著將書子封好，連奠儀都交給董升夫婦。隨又趕著換了衣服，那船早已幫定。張老太

太差了多少丫頭、媳婦們過來相請，兩邊船上男男女女一齊伺候。王夫人帶著珠大奶奶、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四姑娘、六姑娘、

薛姑娘、巧姑娘一同過去，那邊張老太太領著太太、姨娘、小姐俱在船頭上迎接。彼此謙讓下艙，王夫人請老太太上坐，自家行姪

婦之禮，又同張太太拜見。張小姐過來相見，王夫人同大奶奶們見這位小姐生的十分美貌，舉止端莊，甚為稱贊。小姐拜完，讓兩

個姨娘過來行禮。珠大奶奶們這一班拜過老太太同太太、姨娘、小姐，又是巧姑娘拜見。

　　張老太太讓了坐，舉目左右細看，十分歡喜，對王夫人道：

　　「方才小兒說起，才曉得唔哪是通家至好。今日天使其便，北往南來途中相遇，真是三生之幸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姪婦閉處孤

幃，苟延風月。今天假之緣得親慈范，實深欣願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通家姐妹久仰芳儀，不期邂逅相逢，實慰生平。」老太太同太太

們謙虛一會，丫頭們送過香茶，張老太太又將大奶奶們問了一遍。王夫人指著，一個一個的說與老太太知道。張太太道：「如今太

太身邊只有三少君一人，不知岳家是誰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三小兒今年十七，未曾納婚。」老太太笑道：「我只有這孫女桂生，年雖

十五，頗嫻閨訓，意欲與夫人結秦晉之好，只恐村野凡姿，不足為朱門良匹，徒增慚愧耳！」王夫人聽說大喜，站起身來道：「倘

蒙叔婆不棄寒門，不嫌三兒愚拙，姪婦願結朱陳，以成姻眷。」老太太同張太太都歡喜之至，珠大奶奶們無不大喜。將個桂生小姐

羞的無地自容，趕忙站起身來，要往房艙去躲，被珍珠一把拉住，笑道：「將來是我的弟婦，一家人不須迴避。」寶釵們笑道：

「妹妹不要害臊，咱們姐妹兒正要親熱。」張老太太叫人去請老爺過來，同王夫人眾人俱見了禮。老太太將同賈太太結親家的話說

了一遍，張銘又喜又謝，說道：「蒙二嫂不棄，深感之至。」王夫人當著老太太們將頭上一隻悲翠雙如意給桂生小姐插在頭上，又

在身上解下一個富貴玉連環，係在張小姐胸前。拜謝過張老太太，同兩親家拜謝。大奶奶們也俱道過喜，兩邊男女家人、媳婦、丫

頭彼此磕頭道喜。王夫人吩咐柳家的，備兩桌果碟子送過來，親家們敘談一夜。私下命大奶奶同寶釵過去備了三分盛禮，一分送老

太太，一分送兩親家，一分送桂生小姐。餘外幾個姨娘都有一分，又將張府上內外男女大小家人、媳婦俱加重賞，連他們的船家都

有賞賜。說不盡這一宵的熱鬧。

　　王夫人說起差董升夫婦要附船進京，往祝府弔喪一事，張銘歎息不止，說道：「我竟不知道祝老師業已仙去，我到京後必要去

哭祭一番，面見師母，將路上遇著二嫂結了親家的話，也必得稟明師母，使他老人家放心歡喜。二嫂不知道，我嫡親表弟梅白，字

香月，是祝老師胞妹丈，所以我們本是姻親世誼。」

　　王夫人道：「既是這樣，我們都是親上加親。」吩咐丫頭，叫董升夫婦進來，見過張老太太同老爺、太太，吩咐他們將行李搬

過船。寶釵、珍珠又對董家的說了多少話，叫他記著去回祝太太同芙蓉姑娘，千叮萬囑絮絮不已。此時東方已白，兩邊船上俱已鳴

鑼啟橛，王夫人同張老太太們彼此紛紛拜別。寶釵們同桂生小姐十分依戀，不得已只得分手，各人過船。賈環也拜辭了岳丈。只聽

見各船上齊聲打起號子，轉眼之間船分南北，悠然而去。

　　且不言張銘同王夫人兩親家途中分手之事。且說桂廉夫自從七月十六起身之後，誰知一路上桂太太暈駝轎，又暈車，沿途大

病，飲食不進，十分危急。杜麻子見太太如此光景，旱路難行，只得同老爺商量：「不如坐船倒還妥便，此去都是下水，倒也不很

遲日子。」桂廉夫無法，只得應允。在半道兒上將車卸掉，換了船隻。桂太太下船之後漸漸平服，又兼連遇西北順風，日行數百

里，十分得意。看著去家不遠，這日早飯後，四野陰雲布合，陡然起了東南風，十分狂暴。船上的趕著下篷，將船收入港口。桂老

爺在艙裡瞧見，忙叫家人吩咐船家，不用灣船，說道：「此時已交過寒露，這東南風不過偶爾一陣，將篷下掉，只管走，不必收

住。」船上的聽見老爺說的有理，也就放膽迎風前進。

　　走了半日，還不到五六里來路，到了一個無可灣船之處，風暴大作，波洄浪立，石走砂飛，水面上白茫茫一片，雲影天光不分

高下，只聽見滿河船隻叫喊連天，彼此不能相顧。桂老爺夫妻兒女同那些丫頭、媳婦們無不驚謊失措，不知所之。頭艙的二爺們同

船上的都慌了手腳，看著有一邊土崖相近，一齊用力直奔過去，無如頂頭風緊，再也不能近岸。正在危急，只聽滿河都叫救命，前

面翻了一號家眷船，又翻了一號客船。桂老爺們在艙裡看見，心魂皆失。桂太太娘兒三個拉住大哭。正在慌忙時候，誰知一陣大

風，那雪浪銀濤將船湧起高有數丈，忽然往前一送，直落將下去，正碰在一塊大石頭上，只聽見」

　　喀紮」一聲響亮，將頭艙底打了一個大洞，那波浪直湧了進來，船身向著一邊歪了過去。

　　此時，連桂恕也沒了主意，又兼外面風雷交作，大雨傾盆，一家性命只在呼吸。桂太太將丈夫、兒女四個拉住一堆，說道：

　　「同死一處，不可分散。」桂恕含淚點頭，那船已漸漸沉了下去。忽見洪波巨浪中，有一人站在小瓜皮船上，分波破浪而來。

船梢上有一小孩子搖槳，其快如風，到了桂老爺船邊，跳進艙來說道：「快過船去！」桂老爺們看那人是個頭陀打扮，身上披著鶴

氅，腳下穿著芒鞋，手中拿著一把蕉扇，約有三十餘歲年紀，十分清秀，走下艙來將桂老爺夫妻兒女四個都扶上小船。那頭陀站在

小船頭上，將扇一插，登時風平浪靜，雨散雲收。桂太太們如醉如癡，不知不覺四人俱站在岸上。船上的丫頭、媳婦見老爺、太太

們都踏了實地，他們望著崖上一齊大哭，那頭陀轉身又到船邊，一隻手將前半只船輕輕端起，兩艙黃水仍舊往破洞裡溜了出去，順

手將船送到岸邊，這些船家無不齊聲念佛，船上的家人小子、丫頭媳婦們都跳上岸來。

　　此時，桂老爺們心神才定，同著太太、兒女四人趕忙拜謝神僧。那頭陀跳上岸來笑道：「適在幻虛仙處多談數語，至使受驚，

這就是順境中的一點波折也。」走到桂堂面前將手在他頭上摩娑摩娑，說道：「好郎君！是個少年英俊。我有蕉扇一柄奉贈，望郎

君代為寄一口音，說道：『白雲僧問詢。』」回過頭去對著桂恕道：「且別，未必不再見也。」說畢，飛跑到河邊叫道：「升

兒！」見那小童應聲而至，頭陀湧身上船。桂恕趕著叫道：「神僧且住，尚有話說。」那人頭也不回，向著急流中轉眼不知所向。

桂太太們十分驚異，眾船家都道老爺、太太的福氣，遇著神僧。桂恕將兒子的蕉扇取在手中，看見上面寫著」賈璉稽首」四字。大

叫道：「哎呀！當面錯過，原來是璉二親家！」桂太太道：「怨不得見了堂兒很歡喜，誰知就是丈人呢！真是至親關切，救我們一

場大難。只是當面錯過，未曾敘敘親誼，甚為可惜。」桂恕道：「將來見了親家太太拜謝，總是一樣。」正說著，那些家人們的船

都攏了過來，一齊上岸，給老爺、太太、大爺、小姐請安道驚。桂老爺吩咐趕著將船收拾，就好開行。只聽見座船上的船家、水手



一齊叫道：

　　「怪事！這麼大的一個窟窿，將一張荷葉就補住了。」這些家人們都跳上船去看，那船底上果然是一個大荷葉，將破處補住，

艙中並無一點兒水跡，彼此驚異。桂恕也趕著上船看了，說道：

　　「這是神僧顯聖，不必動他。」吩咐丫頭、媳婦們請太太、小姐、大爺下船，趕著備了香燭紙馬，在船頭上合家拜謝親家，又

謝了河神，鳴鑼獻牲，拉篷啟橛。此時秋水長天，波平浪靜，向南行不二三十里，就是村鎮。且天已黃昏，將船灣住。柱老爺夫妻

們深感璉二親家的大德，彼此念不絕口。

　　自此曉行夜宿，一路順風。不覺已過淮安，來到揚州，灣在碼頭上。那些家人們上去買東西，因遇著一個走差的，才知道祝大

人業已仙去。問明了時日，趕著上船來回老爺。桂老爺同太太、小姐聽見十分悲感，吩咐杜麻子趕著開船，明日一早渡江到鎮江，

要灣住兩日。老杜答應，出去吩咐船家，不一會兒俱一齊開去。正是九月初間，只見萬點寒點，一彎新月。桂老爺們整整走了一

夜，到得江口，天還未曙，將船泊住，眾人暫為歇息。次日一早，多叫幾只紅船幫著渡江。桂太太同蟾珠趕著梳洗收拾，剛交巳

初，那船早已收入鎮江。杜麻子叫跟班的王淮先上碼頭，到祝府去通知。

　　原來祝太夫人因為接著大老爺的訃聞過於悲慼，臥病在牀已經數日。幸虧有沈夫人、薛姑太太、竺、鞠太太、梅秋琴、鄭太

太，還有江太太們幾位至親太太、奶奶、姑娘輪著班給老太太解悲相勸，桂夫人又帶著海珠、掌珠、汝湘、九如這幾個孫媳婦同修

雲、梅春都陪著祝母說說笑笑，無如老人家悲子之心甚切，雖有萬般安慰，總難卒解。又兼著祝筠悲兄傷弟過於哀痛，連日身子亦

甚不安，桂夫人同著姨娘、姑娘們兩邊照應。

　　夢玉是奉老太太之命，帶著秋瑞在尚書宅裡蔭玉堂設靈守制，派宜春、雙慶、江蘋、碧霄、翠翹、金鳳、雁書、蝶板這八個人

分作兩班，每班五日在蔭玉堂伺候，命夢玉、秋瑞過了百日再去請安，以此夢玉同秋瑞總在大老爺宅裡。

　　這天巳牌時候，門上的查本見王淮來通知三舅老爺到了。

　　槐蔭們趕忙派人將轎馬上碼頭迎接，一面至垂花門通知裡面。

　　查、槐兩位奶奶聽見，趕忙叫周大奶奶上去回太太，並知會各位太太、姨娘、姑娘們，此時各堂無處不知。祝筠正在上房睡

著，聽了十分歡喜，叫桂夫人趕忙去回老太太。這會兒介壽堂坐滿的都是人，正在說笑，桂夫人來回老太太說道：「我家三兄弟同

三妹妹們到了。」祝母聽見倒覺得心中一樂，說道：「來的甚好，我很望著他們，怎麼今兒才到？快些叫查家的派幾個媳婦們去接

三舅太太同姑娘來！」海珠趕忙吩咐聽事的媳婦們到垂花門傳話，槐大奶奶們立刻派了吳嫂子、楊嫂子、小金嫂子、廖嫂子四個人

趕著到碼頭上去接三舅太太同姑娘。嫂子們答應著，趕忙出去坐上值日聽差轎子，飛攆而去。查大爺們吩咐崇善堂值日該班的二爺

們，在三老爺靈前點上蠟燭，預備著香，伺候舅老爺來拜。原來正要給三老爺舉殯，接著大老爺訃聞，老太太吩咐等著大老爺的靈

櫬回來一同舉殯，省得開兩回喪不像個樣子，因此三老爺還在家中。

　　且說崇善堂的人正在收拾點燭，聽見三舅老爺同舅太太們都已到了，只有梅大爺出來迎接。桂老爺們到了茶廳院子裡下轎。金

夫人同姑娘的轎子，由夾道里直到垂花門口下轎，早有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迎接進去。金夫人舉目一望，都是至親姐妹，只有

鞠、薛、王、竺四位太太未曾會過，連忙致問：

　　「這四位太太是誰，怎敢有勞遠接？」桂夫人指道：「這是沈四姐姐，王相國的夫人；這是薛二姐姐，寶釵的母親；這位鞠親

家，這位竺親家，都是夢玉的丈母。」鄭太太笑道：「還有我這丈母，你倒不提一句！」眾人一齊好笑。金夫人對鞠、竺兩位太太

道：「我雖未曾拜見，但說起來都是世誼姐妹，而今又是親家，真是三生之幸。沈四姐姐、薛二姐姐都是咱們至親姐妹，今日才得

見面。」桂夫人道：「你慢些同親家們敘話，且趕著上去見老太太，要狠狠的勸慰一番。這幾天叫眾人纏的略覺好些，這會兒瞧見

你們自然又要提起大哥哥，你想著勸勸老人家，再別提大哥哥病中光景。」金夫人走著，一路答應。

　　海珠、修雲們這一堆拉著蟾珠，也是說不盡的話。太太們過了景福堂，在甬道上走不幾步，只聽見後面」噗通」的一人栽倒，

太太們趕忙站住，回頭一看，不知那人是誰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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